
一天 ，到张懿的办公室小
坐 ， 见醒目地添了几盆花草 ，
摆放很讲究 。 座椅后壁 ，挂了
两幅手绘的水彩画 ，画的仍是
花草。 深秋的午后，一室之中，
遂有了氤氲的春意 。 因谈 花
草 ， 转而谈及关于花草的书 。
她说 ， 坊间的这类书很零散 ，
何不系统地做一套丛书？ 我表
示赞成 ，她便让我着手做组织
的工作。

有关花草树木的书， 我多
有购置 。 除了科普 ，随笔类也
留意挑选一些识见文笔俱 佳
者 ，其中 ，沈胜衣给我的印象
最深 。 他是东莞人 ，基层农业
官员 ，通过电话联络 ，隔了几
天 ， 他径自开车到出版社来 。
人很热情 ，有几分儒雅 。 在赠
我的书中 ，有一套他任职之余
编辑的丛刊 ，名 《耕读 》，印制
精美，可见心魂所系。

沈胜衣当日答允为丛书撰
稿 ，归去之后 ，一并推荐了几
位作者。 我再邀来朋友桑农和
半夏 ， 在花草无言的感召下 ，
很快凑足了这样一套丛书。

桑农编选的两种 ： 《不 屈
的黑麦穗 》和 《葵和向日葵 》，
是丛书中的选本 ； 一国外 ，一

国内 ，都是名家 。 桑农长期写
作书话 ，是编书的好手 。 他选
的两种书 ，从植物入 ，从文学
出 ，是真正的美文 。 《草莓 》的
入选尤使我感到欣喜 ，如遇故
人 ，几十年前读到 ，至今手上
依然留有整篇文字的芳馥 ，那
“十八岁的馨香”。

沈 胜 衣 喜 读 书 ， 也 喜 抄
录 ， 加之注意语言的韵味 ，所
以 ，笔下的 《草木光阴 》显得丰
茂而雅致 。 作者置 身 在 草 木
中 ，却无时不敏感于生命的流
转 ， 时有顾惜之意 。 忆往 ，伤
逝 ，作品内含了悲剧中的某种
美学意味 ，所以特别耐看 。 半
夏是杂文家 ，《我爱本草 》取材
皆为中药 ，配以杂文 ，实在很
相宜 。 鲁迅之所谓杂文 ，原也
同小说一样 ， 目的 在 于 “疗
救 ”，种类颇杂 ，并非全是匕首
投枪式。 信笔由之，何妨谈笑，
不是“肉麻当有趣”便好。 半夏
此书 ，写法上 ，却近似周作人
的一些名物小品 ，平和 ，闲适 ，
而别有风趣 。 许宏泉的 《草木
皆宾 》，取画家的视角 ，多有画
事的掌故琐闻。 至于王元涛的
《 野 菜 清 香 》， 特 色 自 是 写
“野 ”。 一般文士喜掉书袋 ，后

者亦不乏此中杂爼， 但未忘确
实人生 ， 夹带了不少历史 、社
会人文的元素， 多出一种经验
主义的东西。

钱红丽的 《植物记 》，将日
常所见的花草， 匀以生活的泥
土 ， 勃勃然遂有了一份鲜活 、
亲和的气息。 戴蓉的 《草木本
心 》，比较起来 ，偏于娴静 ，有
更多的书卷气。 这是两种不同
的诗意， 或许是沈胜衣序中说
的“植物型人格”所致吧？ 论人
性， 大约男性近于动物， 女性
近于植物， 难怪她们写起花草
来 ，都能深入其 “本心 ”。 这两
部小品， 不妨当做女性作者的
自我抒情诗来读。

编辑中， 时时想起故乡的
花草 。 它们散漫于山间田野 ，
兀自开落， 农人实在少有余暇
观赏， 倒是有一些药草， 正如
荒年供人果腹的野菜一样 ，不
时遭到采掘 。 以微贱之躯 ，为
救治世间穷人 ， 或剁碎为泥 ，
或投身瓦器， 我以为精神是高
贵的。 但是， 从野草们的立场
看 ，未必见得如此 。 人类与草
木之间， 始终找不到一种共同
的语言， 想起来， 不觉多少有
点寂寞。

正如英国《名利场》杂志所
说：“倘若伦敦能够给自己选一
位最佳的传记作家，他肯定是彼
得·阿克罗伊德。 ”当下，广州如
果要给自己选一个传记作家，该
选谁呢？

我早就拟定了四个标准，谁
要是占住了这四条标准，谁就或
可为广州立传，我就做《广州传》
的责任编辑。

这四条标准的第一条是：他
（她）必须是广州人，土生土长的
广州人。 就像彼得·阿卡罗伊德
是伦敦人一样。 为何？ 一个作家
能创作无出其右的作品，大多是
关于其故乡的。

其次，此人须是一个成熟作
家，有经典的代表作，在业界有
广泛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这也是
一个必备的条件。作家很多，但是
有无影响力足以说明这位作家的
作品是否得到读者认可， 或者说
作家的人生积累是否足够丰厚、
作品是否足够成熟。 这位作家的
作品应当不止一部， 最好有系列
的作品出版， 发表作品自当不在
话下。 也就是说，这位作家的作品
应当已经为广泛的读者所接受，
且有一定的深度， 影响了至少一
代人。 如此，他（她）写出的《广州
传》才有更广泛的读者基础。

其三，《广州传》的著作者应
该是一位史学家。 前面说了，在
广州，有很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
作家， 但他们都不是文史学家。
文史学家是文史兼具者。 如何判
断一个作家兼具史学家的素养
呢？ 哪个作家不懂点历史呢？ 标
准又是什么？ 我说，这标准就是
这位著作者应该有史学著作出
版，且有广泛的影响力。对，这一
条对更多的纯文学写作者而言
是一个挑战，大多虚构类的作家
不符合这一标准。而《广州传》显
然是非虚构类的文学作品，这是
不容争辩的，具备这一条件亦应
在情理之中。

第四条标准是这位著作者
年龄应该在六十岁以上。 你也许
觉得这一条太过怪异， 为什么？
中国人都懂“年满花甲”四字，换
句话说是活够了一甲子，接着就
要开始另一甲子，其实，这意味着
具备了相应的人生感受和经历。
年过花甲，人定然有一种沧桑感。
一个作家， 要成就一部横跨两千
五百年历史的城市传记， 这也该

是基本条件之一吧。 一个只是发
表了三五个中短篇小说的青年作
家，要写出一部《广州传》，很难想
象其况味如何。

“设置”好了这些苛刻的条
件，看看，谁堪胜任呢？

有一个人， 唯他可堪此重
任。 这就是叶曙明先生。 他是一
个广州人，土生土长，年届六旬
略有余， 第一与第四个标准，他
是合上了。 他当然也是一个作
家， 八十年代与莫言、 马原、洪
峰、孙甘露、苏童、潘军、余华、格
非、北村、叶兆言等当代著名作
家齐名，曾被文艺评论家、台湾
大学蔡源煌教授称为“当今华文
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其
小说代表作有《环食·空城》。 上
世纪 90 年代后改写历史类题
材。 他写历史题材有两个方向，
一是中国近代史， 二是广州史。
他的史学路线是清晰的，关于中
国近代史的著作有“近代史三部
曲”《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
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中国 1927·谁主沉浮》， 还有
《大国的迷失》《军阀》《草莽中
国》《共和将军》， 广州史的系列
也有很多，如《百年激荡：20 世
纪广东实录》（三卷 ， 计 150 万
字 ）《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广州
旧事》《万花之城： 广州的 2000
年与 30 年》《广州往事》《水城记
忆： 广州河涌史》《雕刻美色：广
东玉雕》《最是梦萦家国：霍英东
与改革开放》等。《其实你不懂广
东人》一书曾经引发国内关于广
东人现象的讨论，而他也被誉为
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显然，叶曙明先生是《广州
传》最适合不过的人选。 眼下，
《广州传》 已经在他手中完成，
洋洋洒洒六十余万言， 从四月
开始已经在《广州文艺》连载 ，
本月底， 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

4 月 23 日，中央文史馆特
约研究员、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故
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携
新书《我是故宫“看门人”》在线
与读者互动直播———

“读书加写作” 是我多年
以来的生活习惯， 每天必须读
上两三个小时的书、 写上一些
东西， 几十年下来， 自然而然
就写作出版了几十本书。 每天
吃过晚饭， 沏上一杯茶， 摊开
喜爱的书籍， 打开电脑， 这是
我每日最美好的个人时光。 如
果是出差在外， 我会选择不住
套间， 除了考虑节约之外， 还
有一个私人原因， 就是减少不
必要的应酬， 避免接送的人员
在房间内坐下来聊天， 占用彼
此不少时间， 还不如索性房间
内没有地方坐下， 大家各干各
的事。 在生活中这样节约时间
的“窍门” 还有很多。

长期以来， 我面对的工作
任务一直比较复杂和繁重， 每
天都在忙忙碌碌， 因此能保证
读书时间就成为非常不容易的
事情。 但是我慢慢地掌握了一
套应对的办法。 一是密切结合
正在进行的工作来读书和写作，
形成“把工作当学问做， 把问
题当课题解” 的习惯， 也就是
带着研究的意识来推动工作，
带着课题的意识来破解难题 ，
相互促进收获很大。 二是想方
设法挤出时间用于读书和写作，
例如我基本不在外面吃饭， 因
为在家里和单位用餐 20 分钟就
可以解决； 我的家里长年没有
客人， 争取所有公事在单位解
决， 总之大量时间是可以“挤”
出来的。 三是锻炼出“特异功
能”。 有的人喜欢在路上看风景
或思考问题， 我喜欢在路上打
字。 一般只要车轱辘一动， 有

10 分钟以上的车程， 我都会打
开电脑开始写东西。 每天上班、
下班来回， 总能写上几百字吧；
出差一次， 无论是坐飞机， 还
是坐火车， 总能写上上千字吧，
日积月累， 收获大量时间。 因
此可以说， 我写作的内容大部
分是在路途上完成的。 那么为
什么说我有“特异功能” 呢？
因为有一次从西藏的江孜到贡
嘎机场要翻过 5000 米高的雪
山 ， 4 小时车程， 我只休息了
20 分钟， 其余时间一直在打电
脑， 而其他同事在盘山路上则
处于晕车状态。 还有一次乘船
去西沙群岛调研， 船上也只有
我在写东西， 这些被同仁们看
在眼里， 于是我就被他们说成
有“特异功能”， 其实每个人都
有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
关键是如何用意志把自己拥有
的潜能给“激发” 出来。

“把工作当学问做， 把问题
当课题解” 支撑着我面对繁杂
工作状态， 一路前行走到今天。
不断出现的问题、 不断凸现的
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 将时
间撕裂成块块“碎片”， 甚至一
天之内需要几次“脑筋急转
弯 ” 。 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
法， 及时停下来深入思考， 如
果不能面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
静下来深刻反思， 就必然会陷
于疲于应付、 不堪重负的境地。
因此读书、 思考、 写作、 归纳，
成为每一天的必修功课。 将考
察的感想、 调研的体会、 阅读
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 这是一
次次思绪的梳理， 也是一次次
认识的深化。 持之以恒， 长久
坚守， 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
纪录， 包括论文、 报告、 访谈、
提案 ， 林林总总 ， 其中既有

“一吐为快” 的真实感受， 也有
“深思熟虑” 的肺腑之言， 还有
“临阵磨枪” 的即席表达， 汇集
起来， 不但是一个时期实践经
验的点滴记载， 而且是一个时
代事业发展的综合纪实。

实际上， “把工作当学问
做，把问题当课题解”，作为一种
有效的读书和研究方法，来源于
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
合研究”理论指导，就是以正在
做的事情为中心，着重研究实践

中最紧迫的理论问题，着眼于对
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
践和新的发展，力图从更广阔的
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
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新
的有效策略和可行路径，使制约
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
断得以解决。 事实上，无论拥有
多么宏伟的发展战略、多么辉煌
的前景设计，都需要落实在持续
的行动和具体的细节上，只有把
每一项工作都与精细化管理挂
起钩来，把桩桩件件事情都做得
细而又细， 才能获得持续发展，
这是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
获得的体会。

今天， 我们处在影像和电
脑时代， 习惯于读图和击打键
盘、 按动手机接受信息， 但是
对于阅读能力， 只能加强， 不
应削弱。 今天阅读的内容早已
从无所不读的泛读时期， 进入
有所挑剔的选择时期， 更加注
重理性阅读。 目前我对于读书
的范围有所选择和约束， 在专
业方面， 主要阅读城市规划和
建筑设计方面图书； 在事业方
面， 主要阅读文物和博物馆方
面的图书； 在趣味方面， 主要
阅读文学和文化艺术的图书 。
带着需求和问题意识读书， 可
以启发思考角度， 完善知识结
构， 更能从阅读中得到帮助。

面 对 这 些 海 量 且 繁 杂 的
“原生态” 纪录， 早已萌生出系
统归纳的愿望， 离开一线工作
岗位， 使我获得了最为珍视的
时间， 大量希望“写出来” 的
题目也就纷纷涌来。 虽然是个
人体会与观点的汇集， 但是来
自于团队智慧与经验的集合，
把这些内容生动地整理揭示出
来， 是应尽的责任。 坚持阅读
与思考统一、 读书与运用结合，
根据不同内容进行分类归纳 ，
才能“把零散的东西变为系统
的， 孤立的东西变为关联的，
粗浅的东西变为精深的， 感性
的东西变为理性的”。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 应伴
随终身， 既不能着急， 也不能
松懈。 然而丰富的书籍， 就像
一双巨大的手， 始终推动我快
乐地面对新的一天， 满怀信心
地走向明天。

汹涌，是我在阅读《中国册
页》时经常遭遇到的感觉，就像
被小块金属瞬间击中身体，无力
抵抗。 这些汹涌的汉字来自其所
属类型的质朴，它们拥有着很难
估量的能量。

开篇第一句是：“我坐着。 身
旁是倒卧的、被削去了半个头颅
的硕大石狮。 ”我惊讶于这个句
子的力度。 黑陶在书写时习用短
句， 于是文章气质就变得简洁，
但这又完全不影响表达的激烈。
他用自己的独特语境，在克制中
塑造出一个诚挚又激烈的自我。
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黑
夜山间宽阔的溪河边，这是来临
的又一小块人类聚居地———将
乐县城，到了。 ”（《夜行》）“将乐
县城，到了。 ”一个无比简单的陈
述句，却以自身神奇的节奏打动
我，这让我看到写作时力透纸背
的可能性。

高频率的文字力量感，让阅
读者宛如置身一个空旷古老的
午后，站着，狂喜地接过只有自
己心知的金色之物。 也许，就像
那株阴野桂树带给黑陶的体验那
样：“我站着，近距离凝视它。 有着

怪异的勃勃生机的这株阴野桂
树， 在废墟般的暮色村庄， 给了
我，关于恐惧的提醒。 ”（《阴野》）

蒙太奇式的文字和内容，是
黑陶惯用的写作“摄影法”，由
此，读者仿佛在接受一次注射式
的阅读体验。 在《最深浓的人世》
一文中，我看到一个丰盈生动的
局部空间，看到无数种生活以及
支撑生活的方式，看到无数张充
满样貌各异的脸庞。 我被震撼
了———那并不是我熟悉的时空，
甚至相距甚远。 为什么我会被打
动？ 我看到一种紧凑里的生机，
一种局部生还的可能，就像在又
一个灰色的新年里，突然闪过盈
溢的红色。

除了乡野，作者也写过《沪》
这样的现代都市。 作者的笔骤然
跳跃到魔幻的城市森林，在文字
构建的璀璨之外， 可以省悟到，
即使是写不同类型的地缘，在本
质上也有着这个作家的同一元
素：“巨型的钢铁飞机升空。 你又
一次看见大海。 黎明前的大海朦
胧不清，有着与黑夜里这座巨城
同样的，忧郁神情。 ”（《沪》）

黑陶对汉字的珍惜与尊重，
无需更多言说。“宏观壮丽的山
河风景， 微观生动的音容神貌；
深邃的往昔的历史，灼热而又复
杂的当代现实———它们强大的力
量， 交融着我个人目光和心灵的
贪婪迫切，让我随时停下来，长久
凝视。 ”《中国册页》里充满了黑
陶凝视过的画面， 我们随着书中
灼烫简洁的文字， 能够如此清晰
地看到黑陶的这种种“凝视”。

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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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

作为故宫“看门人”
如何读书写作？

□单霁翔

书余

给给广广州州选选一一个个传传记记作作家家

词是中国古代文学园地中
的一朵艳葩。 像诗一样，词也是
我国文学中极具民族风格与表
达特色的诗歌体裁。 古近代词
林，名家前后辉映、灿若繁星，流
派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作品汗
牛充栋、不可胜数，究竟应当如
何寻脂玉于和阗、 拾珍珠于合
浦，精当地把历代的佳作挑选出
来并加以展现，这在历代都是一
件让选家颇费斟酌的事情。 在词
选家族中，我们今天欣喜地看到
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品种的
问世，这就是卢家明先生编著的
《词林别裁》。

《词林别裁》是一部复合型
作品，它既是词选，又是词作赏
析集，还是填词教科书。 作者给
它冠以“别裁”之名，想必是从清
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明诗
别裁集》中获得了启发。 在我看
来，这本书也确当得起这么一个
利落典雅的名字。 什么是“别
裁”？ 别裁便是鉴别取舍别出心
裁，便是书写表达与人不同。

《词林别裁》的“别裁”处，我
想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
是以词牌统领全书。 古代以来的
各种词选，不是按时代、按作者，
便是按流派按风格来编选作品，
鲜有例外者；而本书与传统做法
大有不同。 它吸取了清《钦定词
谱》与《白香词谱》等著作的长
处， 改为以词牌为中心择选作
品、展开内容。 这样做，高明者或
会不屑，普通人却大受其用。 许
多读者可以在欣赏名作、记诵佳
构的同时， 领略与掌握词牌格
律； 一当熟记了某些典范作品，
便可以“依样画葫芦”进行创作
了。 二是结构别具一格。 本书分
上、下两卷，共包括五十八个部

分，即五十八个词牌，每部分均
按“华音流韵”、“临风赏读”、“古
今汇评”、“词人心史”、“词林逸
事”、“低吟浩唱”、“依声依谱”等
栏目编排内容， 将名作赏析、词
史回顾、词学研究与创作教学有
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信息量非常
丰富。 三是选采眼光独到。 一般
认为，词产生于唐，经过五代的
发展，至两宋而达到大盛，因此，
词常被看做是宋代的标志性诗
歌体裁，从而被称为“宋词”。 但
其实词在金、元、明三代亦有可
观，至清更是出现了全面复兴的
局面。 清人文廷式便曾说过词的
境界至本朝方始开拓，朱祖谋则
认为清词之独到虽宋犹未能及，
现代学者饶宗颐甚至说“词之有
宋有清， 正犹诗中之有唐与宋，
故清词之地位， 可与宋诗相比
拟”。 基于对词史的全面认识，卢
家明先生在选采词作时厚远而
不薄近，既充分肯定宋代的成就，
也注意勾勒宋以后的作品， 尤其
是清词， 如实反映了词创作历史
的实际。四是设计典雅新颖。本书
在有条理地讲述词史、 解析作品
的同时， 还随文选配了许多古代
遗迹图片与古今书画作品， 使版
面显得既古朴传神又活泼生动；
读者阅读本书， 有如在传统的美
学长廊中漫游。 至于该书资料翔
实、汇评丰富、解析得当、语言活
泼等等优点，读者开卷必有体会，
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卢家明是吉林大学毕业的
研究生，曾在该校的古籍研究所
亲炙金景芳、 罗继祖等名宿，在
文史学术方面有良好的功底，尤
酷爱经学与文学。 我与他在上世
纪 90 年代初因出版而结缘，相
识已逾二十五载。 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他便出版过一部内容
丰富、 记叙翔实的《欧阳修传》，
令学者瞩目。 2010 年，他为来裕
恂前辈的《易学通论》作了精要的
校注，出版后大受称道。现在他又
推出了这部孑然独立、 不同凡响
的《词林别裁》，作为他近年词学
研究的结晶， 我相信这部著作问
世后， 也必然会给读者留下深刻
印象， 赢来良好口碑。 作为老朋
友，我在为他的成就喝彩的同时，
更期待他下一部新作问世！

序跋

《词林别裁》的“别裁”处
□杨 权

□汪 泉

童话创作是饶远最为倾心
的， 而散文诗亦是他得心应手
的，他还运用童话的文学体裁创
作童话散文诗，因此被称为童话
散文诗作家。 而《激情喷发的心
潮———迷恋散文诗》 是饶远的理
论著作， 他的散文诗观简单明
了：“诗就是诗， 散文就是散文，
散文诗就是散文诗。 ”书中每个
章节的论述，与一些流行的散文
论说不同， 用饶远的话来说：沉
积多年磨砺。

理论著述弄不好就堆砌名词

术语， 枯燥无味。 源于心灵直接
的倾泻， 对岭南自然生命和人类
生命的感受，“或者，是因为压抑
久远之后内心的某条思路突然接
通，那些文字便自己流淌”。 以生
命的质感替代情感的虚弱， 正是
饶远创作的力量。

“记不得我是否曾经安睡在
这荣耀的茧洞里， 这茧洞容易使
人做那甜蜜的梦。这变幻着迷人色
彩的甜梦……” 读饶远的散文诗
《放飞我的梦》，欣喜和感慨之情呼
之欲出。 只有真诚感悟童话世界，

才能触动童话散文诗的思绪，另一
方面，炽热的散文诗也因为有了理
论的依托，才如此文质彬彬。

饶远的散文诗具有强烈的
乡土情怀和环保精神。中学教书
时，饶远就切身体验到农民生活
的艰辛，对大自然、养育他的土
地和人民有挚诚的情感。《还是
这块土地》：“土地还是这块土
地， 稻谷今夜的梦 ， 不再是在
乞丐的破碗里哭泣 ； 蔬菜也走
出了四季的羁绊，碧绿的生命在
暖棚里随意演绎； 彩色的棉花，

咧着笑嘴悄悄地憧憬周游世界
的甜蜜……”这篇散文诗让我想
到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为
什么眼中饱含热泪， 因为对脚下
的土地爱得深沉 ！ 对土地的肯
定， 也是饶远深思熟虑之后的一
种提炼，净化。

在 2017 年我编选的《中国散
文诗年选》 中， 选入饶远的散文
诗《金丝银练》，其中的金丝银练
无疑是散文诗的一种象征， 是一
条溢彩流光的丝绸之路流动在读
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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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悦童

架上

灼烫简洁背后的文字

芳馥

流年纪事， 是对过往人生
之追忆与回味，其中悲欣，冷暖
自知。 文人有自叙年表之所好，
得意处娓娓道来，失意处则一笔
略去。 齐白石把日记与纪事托付
给胡适为他编年谱，胡适发现有
两年合不上，与白石对，才知有
人说他七十五有一劫，白石不高
兴，干脆七十六也越过，直接到
了七十七。

张瑞玑， 赵城人，《赵城县
志》载：邑左山右河，其民得山水
劲直气，性剽易怒……士内多颖
秀，外少文饰……无论冬夏皆着
大布衣。 其陶唐氏之民欤！ 张小
衡《先君事略》云：府君有所作，
多不留稿，或有之而为人携去。
由此可见张瑞玑先生之禅门做
派、魏晋风度。 张瑞玑先生去后
数十年， 乡人卫洪平忽然被这
位先贤所吸引，自始，留意于关
乎张瑞玑先生之一切。 卫洪平
先生自序云：“积之日多， 知之
愈深， 仰之弥高……今日一毫
添于眉， 明日一毫加诸须……
年谱之学， 别是一格。 二十多
年，卫洪平先生工余时查资料、
跑图书馆、访张家之后嗣。 一个
一个点，徐徐连成线；一条一条
线，渐次织成面；一个一个面，构
筑起立体的空间，《张瑞玑先生
年谱》， 让我们一睹这位三晋名
士之真身。

张瑞玑生于清穆宗同治年
间，卒于北伐混战时,在世五十
六岁。 光绪设殿试，张瑞玑中进
士，曾任韩城、临潼、长安知县，

期间樊增祥（樊樊山）做陕西按
察使及布政使。当时新学热，樊拟
课吏馆考试题，张瑞玑明政理、识
经济、通外交，亦敏于军事。 樊极
赏识张瑞玑。 樊增祥，湖北人，清
末民初大名士， 官外赋诗三万
篇， 还曾接济过齐白石。 1902
年，白石北游客西安，因缘结识
了樊增祥。 樊增祥好书画。 白石
在樊府欣遇扬州八怪之金冬心
书画，深服膺，其后画毕跋，皆学
冬心字。 樊被白石之谦逊好学所
感动，为其制润例：名印字三金,
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
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

张瑞玑先生自己也写书作
画，字始于馆阁，后经颜，似乎也
喜欢何子贞； 画依然从八怪来，
往往以梅、竹入画，劲节清高，寓
己志。 其女出嫁时，张瑞玑先生
手绘一个嫁妆盒，抄郑燮诗以赠
励其志：一片绿荫如洗，护竹何
劳荆杞。 仍将竹作芭篱，求人不
如求己。 我无意宦海，因而张瑞
玑先生参与同盟会， 做议员，管
财政，当省长之履历与政绩过目
亦不往心里去。 倒是记得袁世凯
要选自己做大总统， 世人皆莫
言， 惟张瑞玑先生第一人骂袁：
执事利用盗贼树其威，盗贼利用
执事饱其腹……纨绔余习，概未
脱尽 ，气量 、品格 、才略可见矣
……时人赞张瑞玑先生曰：良吏
第一、民党才子、学者之宗……
更多美誉，不再一一。

张瑞玑晚年隐赵城，修“谁
园”，自跋《谁园记》，一段好像这
样讲：园今我住属于我，明日我
去归谁呢？“谁园”廊道两端壁上
镌：酒国，书城。“谁园”有书楼，
藏缮本十万余，1952 年，后人捐
山西图书博物馆。 其中乾隆甲辰
本《红楼梦》为学界看重，郑振铎
见其卷，嘱俞平伯为勘校再版之
粉本。 卫洪平为人內敛，行事俭
朴而不失真情，因故谱著取材严
谨，用之活脱，别开生面。

人过五十，目力先衰，坐着
腰疼，躺下头晕。读过《张瑞玑先
生年谱》，由衷地佩服卫洪平。他
比我年长， 公务想必亦繁杂，洋
洋数十万字串起来，耗费多少时
间和心血！ 编辑是为人做嫁衣，
为他人叙年谱仿佛是“对月残经
收拾了，旋逐朝阳补衲衣”。

叙年谱如为他人做嫁衣
怀人

□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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